
山海经童话 - 导读 

《山海经》怎样变为童话？ 

（文／北大 陈连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教授，民间文学教研室主

任。学术著作：《山海经学术史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 3 月。     

 

《山海经》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周代，是周代人记录的自然地理志和人文地理

志。其中既有山川地理和物产，又有远方国家与民族。由于当时人们的思想观

念和知识水平跟现代人完全不同，《山海经》中很多记录在我们眼中则属于幻

想。例如天生独脚的毕方鸟，龙头鸟身的鹊山神，还有大量的奇怪国族，不死

民、女子国、大人国等等。所以，现代人很难把《山海经》跟地理学联系起

来。其实，汉朝以后的非专业人士也很少把它看作地理志，大都把它当做志怪

小说看。《山海经》对地理学的影响远远不及它对中国古代神话和小说的影

响。《神异经》、《十洲记》、《洞冥记》、《博物志》等志怪小说都或多或

少包含着《山海经》的影子。因此，明代胡应麟认为《山海经》是“古今语怪

之祖”，现代的文学史家大都把它定为最早的志怪小说，或神话宝库。在浙江

民间，甚至把“山海经”直接当作各种幻想性民间故事（大体相当于童话）的

代名词。这样，《山海经》就和童话挂上了钩。 



 

芦鸣经历丰富，学过外语，经过商，也写了不少小说，大部分时间侨居海外，

本与我这囿于校园的神话研究者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不

过，我们都对《山海经》有着强烈的兴趣，相互辩难，并因而结识。 

近来国人对《山海经》的兴趣陡涨，各种电子游戏里不少角色来自《山海

经》，据说时髦电影《捉妖记》里极其可爱的小妖怪胡巴的形象也来自《山海

经》里的帝江。看来，国人对《山海经》的探寻热潮还只是个开始，方兴未

艾。 

芦鸣对《山海经》的多方位诠释早在多年前就已见端倪。不久前，他又完成了

一部小说，名字正是《山海经童话》！芦鸣不计前嫌，以书相赠。学术讲求

真，所以我们之间常辩论！文学是作者创造，立意新颖独特是重点。他是作

者，我是读者，我自然应从自己阅读作品的美感体验说话。那么，这部《山海

经童话》如何呢？拜读之后，感触多多。 



 

首先，作者需要创造出一系列的人物及其活动，从而形成叙事。作为地理志的

《山海经》基本没有故事情节。其中《山经》部分完全是自然地理记录，各地

区的记录各自独立，互不关联；《海经》部分有个别神话，情节也都不很完

整。既然《山海经》基本没有故事，那么芦鸣的《山海经童话》是如何创造出

人物和故事的呢？又是如何把原本各自独立的事物串联起来的呢？ 

作者把《山海经》原书中的一些动植物改造成为艺术人物。这部小说的主人公

叫狌狌，读音和“猩猩”一样，古人研究认为它是“猩猩”二字的古代写法。

在《山海经》中，狌狌像动物猩猩，四肢着地爬着走，也能直立起来奔跑。但

是在芦鸣小说中，狌狌成了一个天外来客。芦鸣笔下的祝余和迷榖（gòu），

在《山海经》中原本是两种植物，前者据说是野韭菜，后者是类似于构树的乔

木。但在《山海经童话》中，它们成了可以到处跑的人物，后来还生出翅膀，

变成了鸟。 



 

  作者为小说设计的核心情节是主人公狌狌在地球及太阳系寻访人类的探险

经历。 

在小说中，狌狌属于所谓的灵长界（注意，这是小说作者的语境，不属动物学

中的灵长类）。由于听说地球人类自称可以看见天帝，而这违背了狌狌的知识

——只有灵长界里的精灵才能看见天帝，所以狌狌才缩小了身体进入地球，以

了解人类的真相。这样，狌狌遍访《山经》12 座大山，见到了《海经》十二种

奇异国族。作者凭借独特的想象力，把《山海经》所提供的空间和事物加以改

造，创造了一个十分奇异的三界情境。 



 

我发现，芦鸣时常会用其小说创作时常使用的谐音法，来解读《山海经》里的

文字。《山海经》中有一座山，名叫猨翼之山，十分高峻，山名的本意是猿猴

长了翅膀也难以飞越。在童话里，这座山不仅有各种《山海经》怪物，还可以

探明 “人的原意”。作者这个描述，显然来自“猨翼”谐音“原意”。至于

《山海经》原话是否带有这层意思，则需要进行学术研究才可以证实，但在童

话的叙事语境里将谐音加以利用则是一种灵活和有趣的写作方法。 

此本《山海经童话》的最突出之处，是对后羿射日神话的再创造。在中国古代

神话中，太阳原本就有十个，轮流值日一天。十个太阳同时出现在天空的原因

是宇宙丧失秩序。在《山海经童话》中，狌狌为证明天上月是真月亮水中月是

假月亮而登天摘月，并藏在海底。狌狌的行动，引发了暗恋月亮的太阳的嫉

妒，他随即派出自己的九个“阳子”去寻找月亮。于是，一个太阳变成了十日

太阳，地球陷入大灾难。 



 

芦鸣写这部童话当然不是为了寻奇猎怪，而是借用这些怪物探讨人生问题。作

者一直关注人类命运，不断反思人类的文化。《山海经童话》的主题也是借狌

狌的寻人探险来反思人类及其文化。作者借狌狌之口说：天帝说过，人类的一

切痛苦都是源于他们受了肥（虫遗）蛇的诱惑吃了禁果——这当然是借鉴了

《圣经》里亚当、夏娃的故事，作者借此来探讨人类的道德与命运问题。作者

笔下的后羿射日神话虽然说的是日、月和狌狌的冲突，实际上也暗示了人类的

盲目爱欲可能导致巨大灾难。 

对于人类集体生活的最高成果——国家，芦鸣也提出了挑战。小说中，小草祝

余说：人类生活在各个国家，“国跟果没多少差别。”狌狌则补充说：“国被

灭和水果被吃掉的道理没什么两样。”建国，历来是神圣的大事，在这儿却被

作者轻描淡写地调侃了一番。为此，童话在后面做了重要补充：狌狌承认它们

灵长界的最高目标也是建国，只是不知道什么样的国才是理想国！同时，狌狌

把宇宙及太阳系形容成大善果的结论却使我们对“建国”的意义有了更加深入

的思考。 



 

 

作者究竟如何评价人类？目前还不好说。因为《山海经童话》计划写十二部，

眼前才是第一部，只是整个故事的开端。狌狌在地球上还没有见到真正的人

类。所以，狌狌究竟会在后续的《山海经童话》中见到一个何种的正常人类，

以及狌狌将如何评价人类，恐怕还有待于芦鸣在后面的童话系列里作进一步的

描述。 

 

 


